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Ｍａｒ． ２０１７

第 ２ 期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２

伊斯兰思潮研究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主义∗

李文刚

摘　 　 要：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发端于中东地区的伊

斯兰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这一区域。 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既受外界因

素影响，又与非洲国家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多党民主化风潮、经济社会欠发展以及民

族国家构建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因素密切相关。 虽然伊斯兰主义思潮和运动不会改变非

洲伊斯兰教总体温和且具包容性的大局，但其对非洲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不容忽视。 伊斯兰主义在非洲会长期存在，但因自身矛盾重重，加之近年来非洲国家和

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其遏制和打击力度，长远来看，伊斯兰主义在非洲难有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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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 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宣布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
全面执行伊斯兰教法。 该事件被认为是当代伊斯兰主义①兴起的标志。 随后，伊斯

兰主义在一些西亚北非国家迅速蔓延。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奉行伊斯兰主义的组织

和运动在多个国家亦不鲜见，甚至呈泛滥之势。 一些伊斯兰主义组织甚至发展成为

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其中以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最具典型

性。 当前，国内学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态势关注较少，本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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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

的战略应对”（１６ＪＪＤＧＪＷ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国内外学术界对“伊斯兰主义”的概念界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且经常使用不同的术语来强调该现象

的某个方面，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政治伊斯兰（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好战的伊斯兰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伊斯兰主义（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伊斯兰极端主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等。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多

采用“伊斯兰主义”的提法。



伊斯兰思潮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分析伊斯兰主义在非洲①的兴起、发展、影响及制约因素，以丰富对伊斯兰主义问题

的研究。

一、 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兴起及发展

一般认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核心是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② 具体来讲，伊
斯兰主义是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伊斯兰化”的途径或以渐进的

合法手段或突变的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创建一个以“真主之法度”为基础、名副其实

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和伊斯兰秩序的过程。③ 但事实上，这一政治理想明显与

当今世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相悖。 有学者归纳了当代伊斯兰主

义的几大特点：强调正本清源的同时，主张与时代潮流相趋同，试图把西方有用的东

西结合进伊斯兰教，或者根据伊斯兰教精神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具有非常强烈的夺

取政权的政治意识；在坚持“圣战”手段的同时，充分利用组建政党、参加选举、议会

斗争等现代政治斗争手段；基本骨干已不是传统的乌里玛阶层④，而是一批非职业的

宗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⑤ 也有学者指出，那些接受现存政治制度并以各种方式进

行政治参与的群体，不应当再被称为伊斯兰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再谋求推翻现存的

政治制度。⑥ 上述观点对深入理解当代伊斯兰主义颇具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就非

洲国家而言，形形色色的伊斯兰宗教组织或各类伊斯兰主义运动所采用的活动方式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所区别，其中既有以温和方式致力于社会伊斯兰化的，也有

试图通过选举掌握国家政权的，更有直接诉诸暴力行动的。 上述现象反映了伊斯兰

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１） 西非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西非地区是伊斯兰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⑦ 历史上，伊斯兰教通过穿越撒哈拉

大沙漠的贸易活动、伊斯兰学术交流以及朝觐等和平方式传入西非，对该地区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近 １．８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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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非洲大陆粗略可以划分为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俗称“黑非洲”）两大部分。 北非通常被认为是更

广阔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常常有“西亚北非”的说法。 本文论述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

兰问题。 为行文便利，文中的非洲仅指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北非。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３７ 页。
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载《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第 ２７ 页。
乌里玛（Ｕｌｅｍａ）是指学识渊博的伊斯兰学者阶层。
陈德成：《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探析》，载《西亚非洲》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第 ２５－３１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ｏｌ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６， ２００２，

ｐ． １１３４．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当代，非洲与更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关系非常密切，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却常常

被人们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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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穆斯林人口约占 ５０％，主要聚居在尼北部地区。 １８０３ 年，今尼日利亚北部一带

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圣战”运动，建立起索科托哈里发国。 英国殖民当局在尼日利亚

北部推行“间接统治”，执行过伊斯兰教法。 １９６０ 年尼日利亚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

主义者留下的西方世俗法律，规定伊斯兰教法仅适用于北部穆斯林的家庭事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沙特宗教外交的影响下，
尼日利亚北部也出现了强劲的伊斯兰主义思潮。 北部穆斯林呼吁全面推行伊斯兰

教法，尤其是在法律层面执行伊斯兰刑法，由此引发的宗教、民族冲突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２０００ 年，赞法拉州州长萨尼·耶里马率先宣布在该州实行伊斯兰

教法。 随后的两年间，尼北部 １１ 个州纷纷仿效。 起初，一些穆斯林认为，严格的伊斯

兰教法可以恢复联邦政府和警察无法保证的社会秩序，抵制西方文化价值对尼日利

亚传统文化的日益侵蚀，保证尼日利亚广大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认同。 尽管伊斯兰教

法强调政府对民众的责任，但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州大多仍处于贫困状态，无以为生

的穆斯林青年很容易将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以极端方式发泄出来。 此外，伊斯兰教

法规定的一些酷刑也引起穆斯林民众的不满。 在卡诺州和赞法拉州等地，“希斯巴

卫队（Ｈｉｓｂａｈ Ｇｕａｒｄｓ）”①在州长的支持下常常对普通穆斯林民众施以酷刑，并同联邦

警察多次发生冲突。 ２００６ 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希斯巴卫队”为非法组织，并
逮捕了一些州“希斯巴卫队”的领导人和成员，引起这些州州长的不满。 卡诺州州长

伊卜拉辛·谢卡若曾公开宣称，政府逮捕“希斯巴卫队”成员具有政治目的，企图破

坏伊斯兰教法，他同时强调卡诺州政府将继续资助和支持该州的“希斯巴卫队”。 尼

日利亚穆斯林主体虽不排斥西方民主，但却倾向于由穆斯林尤其是北方地区的穆斯

林担任总统。 宗教政治化问题在尼日利亚表现较突出，涉及国家的世俗化进程、伊
斯兰教法、穆斯林与基督徒关系以及尼日利亚的对外关系等问题。

在 ９５％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内加尔，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城市中穆斯林

改革派的数量和影响力有所上升。 他们提出，塞内加尔应发展成为一个弱化世俗

性、强化伊斯兰取向的国家，同时不断批评苏菲教团主要领导人，指责其与迪乌夫政

权交往过密。 尽管如此，在塞内加尔，传统的伊斯兰教领导层仍受到绝大多数塞内

加尔穆斯林民众的支持，②但伊斯兰主义势力对塞内加尔国家的世俗性构成了一定

挑战。 除诉诸暴力外，“伊斯兰党”、“争取伊斯兰自由民主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还

试图通过竞选上台实现其政治目的，扬言要仿效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
通过推翻现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９７·

①

②

“希斯巴（ｈｉｓｂａｈ）”在伊斯兰教义中有“清算日”、“末日”的意思。 统治者（政府）要出面扬善惩恶，以
使万物遵循伊斯兰教法。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Ｃｌａｒｋ，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Ｓｅｎ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ｌｉ，”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ｄａｙ， Ｖｏｌ． ４６，
Ｉｓｓｕｅ ３，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６１－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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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人口占 ８０％的几内亚，伊斯兰主义已逐渐在该国扎根。 在几内亚首都

科纳克里，伊斯兰学校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 几内亚国内有数百个不同规模的伊斯

兰主义组织，其中一些通过发展已拥有较大规模。 几内亚国内电视节目中宣扬要求

穆斯林女性严格按照教义规范着装的现象亦非常普遍。 伊斯兰主义在冈比亚和马

里近年来有所抬头，由此带来的动荡、骚乱甚至是政变时有发生。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冈比亚总统叶海亚·贾梅在一次政治集会后宣布，“冈比亚现在是一个伊斯兰共

和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冈比亚也成为继毛里塔尼亚之后非洲大陆的第二个伊斯

兰共和国，这在全球也是屈指可数。 但事实上，冈比亚宪法规定该国是实行政教分

离的世俗制国家。 马里的伊斯兰教过去素以温和和包容著称，曾被西方视为民主国

家的典范。 但近年来，随着多党民主的引入、瓦哈比教派的复兴、“萨拉菲宣教与战

斗组织（Ｓａｌａｆｉ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等恐怖组织的扩张及跨国渗透，马
里北部正逐步陷入动荡。①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遭遇恐怖袭

击，以及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该国北部加奥联合国维和营地遇袭事件均为伊斯兰极端组织

所为。
此外，在布基纳法索、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甚至科特迪瓦，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活

动也日趋活跃。 上述国家的一些黎巴嫩裔商人同“基地”组织联系密切。 他们参与

黑市走私钻石、黄金、钽矿石等稀有矿石，用获得的丰厚利润资助黎巴嫩真主党、“阿
迈勒运动（Ｈａｒａｋａｈ ａｌ⁃Ａｍａｌ）”②甚至是“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③

（二） 东北非和东非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与西非相比，东北非和东非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 历史上，东

非地区的伊斯兰教具有悠久的苏菲主义的传统，常被称为“大众伊斯兰教（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ｓｌａｍ）”。 苏菲主义通过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关联组织吸引大批信徒，构成了非洲许多

国家重要的社会基础。 富有魅力的宗教领袖对苏菲教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各穆斯

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教长通常在非洲国家的政治领域也有立足之地。④ 东非伊斯兰主

义的发展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瓦哈比派和萨拉菲派⑤思想的传播范围日益扩大，
近几十年来，苏菲主义的生存空间经常受到瓦哈比教和萨拉菲派的挤压和挑战；二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李文刚：《马里的伊斯兰教与民主化》，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５６－６２ 页。
“阿迈勒运动”系黎巴嫩政党，成立于 １９７４ 年，其前身为“被剥夺者运动”，是重要的伊斯兰教什叶派

组织，曾拥有民兵约 ６，０００ 人。 该政党现部分已解散，余部集中在黎巴嫩南部。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Ｌａｒｅｍｏｎｔ ａｎｄ Ｈｒａｃｈ Ｇｒｅｇｏ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６， ｐｐ． ３０－３１．
Ｋｎｕｔ Ｓ． Ｖｉｋｏｒ， “Ｓｕｆｉ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Ｎｅｈｅｍｉａ Ｌｅｖｔｚ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Ｐｏｕｗｅｌｓ， ｅｄ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ｔｈｅｎｓ：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 ４４１－４６８．
“萨拉菲”系阿拉伯文 Ｓａｌａｆ 的音译词，指遵守早期伊斯兰教传统的穆斯林，萨拉菲派大多都是伊斯兰

主义者。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主义


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不断涌现，突出表现为索马里“青年党”不时发动恐怖

袭击，挑战地区安全秩序。
１９８３ 年，苏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做法，引起了苏丹南部信仰

基督教和传统宗教的非洲土著黑人及其他部落民众的不满，“南方问题”开始显现。
南方黑人军官约翰·加朗发动反政府武装叛乱，建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后发展

成为苏丹南部最大的反政府组织。 该组织主张建立社会经济平等、公正和政教分离

的社会，平等分配国家权力和资源。 持续 ２２ 年的苏丹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在国

际社会的斡旋下，２００５ 年苏丹北南双方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 同年 ７ 月，苏丹总

统巴希尔签署成立苏丹民族团结政府的过渡时期宪法。 该宪法规定：过渡期时长为

６ 年，在过渡期内苏丹南北保持统一，建立南北两套立法系统，南方 １０ 个州成立统一

的南方政府，北方仍维持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政府；过渡期结束后，南方可通过民族自

决方式决定南方的政治地位。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苏丹南方举行公投，并于同年 ７ 月成立

独立的南苏丹共和国。① 至此，苏丹一分为二，受到伊斯兰主义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

是苏丹分裂重要的催化剂。
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等国，伊斯兰主义组织也异常活跃。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就提出，伊斯兰主义的长期存在是埃塞俄比

亚安全的最大威胁，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索马里和苏丹两国伊斯兰主义的跨境渗

透。 “９·１１”事件后，埃塞俄比亚密切关注索马里国内敌对的伊斯兰组织的动向，特
别是“伊斯兰团结组织（Ａｌ Ｉｔｈａａｄ 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ａ）”的动向。② 在索马里，伊斯兰教曾是各

部落寻求身份认同、创建民族国家的核心凝聚力，被奉为“国教”。 但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索马里陷入内战以来，伊斯兰主义发展迅速，并得到索马里民众的普遍支持。③

２００８ 年，索马里过渡政府通过与各方进行谈判实施伊斯兰法，谋求与伊斯兰极端势

力实现和解，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但反政府武装“青年党”和“伊斯兰

党”拒绝与新政府对话，并联合武装占领首都摩加迪沙的大部分街区和中南部大部

分地区，暗杀多名政府要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④ 直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索马里内战

爆发 ２１ 年后，该国才成立了正式的政府，但伊斯兰主义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

动远未停止，并泛滥至周边国家和地区。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伊斯兰主义者极力扩大伊斯兰教法的实施范

·１８·

①

②

③
④

《苏丹共和国》，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ｚｆｌｔ ／ ｃｈｎ ／ ｌｔｄａ ／ ｌｔｊｊ ／ ｃｙｇ ／ ｓｄ ／ ｔ９３１９０７．ｈｔｍ，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Ｄａｖｉｄ Ｈ． Ｓｈｉｎ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ｔｅｓ， ＣＳＩＳ， Ｎｏ． 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２， ｐｐ． １－７．

樊小红：《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初探》，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８－４３ 页。
《索马里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ｆｚ＿

６７７３１６ ／ １２０６＿６７８５５０ ／ １２０６ｘ０＿６７８５５２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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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酒吧制造多起爆炸事件，并殴打他们认为着装不当的妇女。 在赞比亚，警方在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对一所伊斯兰教学校突击检查时发现，近 ３００ 名年龄在 ４ ～ １０ 岁的学生

被禁锢在牢笼一样的地方，并被强迫学习军事技能和阿拉伯语。 在肯尼亚，基督徒

占该国总人口的 ７８％，穆斯林只占 １０％。 长期以来，肯尼亚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和平

相处，共同维护着国家的统一。 在伊斯兰主义的冲击和“基地”组织影响下，肯尼亚

的穆斯林也要求实行包括断肢、石刑等刑罚在内的伊斯兰教法。 肯尼亚伊玛目和宣

教者理事会主席甚至警告说，如果伊斯兰教法无法得到推广，肯尼亚滨海省和东北

省的穆斯林便从该国分离出去。 肯尼亚基督徒都担心，一旦伊斯兰教法在肯尼亚被

广泛推行，整个国家或因宗教战争陷入分裂。 与此同时，部分东非国家的伊斯兰极

端分子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同“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建立了密切联系。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基地”组织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几乎同时制造了两起炸

弹袭击事件，导致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基地”组织先在蒙巴萨

机场向以色列客机发射导弹，接着又在以色列游客聚集的一家宾馆发动自杀性袭

击，导致近百人伤亡。 参与上述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除了来自阿拉伯国家外，也有

来自肯尼亚国内的。 肯尼亚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采取多项措施来应对伊斯

兰主义对本国政治和社会安全的挑战。 但是，只要肯尼亚穆斯林作为少数派所遭受

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边缘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伊斯兰激进主义在肯尼

亚发展的土壤就会一直存在。
（三） 南部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在南非，穆斯林虽是少数派，但具备了较强的政治动员知识和能力，在其聚居地

西开普省、夸祖鲁—纳塔尔省和高腾省的地方政治中颇具影响。 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的非

洲穆斯林党（Ａｆｒｉｃａ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ａｒｔｙ）虽然整体势力较弱，但仍积极参加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种

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首次民主选举。 从表面看，非洲穆斯林党的伊斯兰色彩比较浓

厚，但实际上其纲领与其他政党差异不大，基本上是一个世俗化的政党，对整个国家

的民主化影响不大，只在地区选举中有一定影响。 贾玛党（Ａｌ Ｊａｍａ⁃ａｈ）是南非穆斯

林青年于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一个政党，该党具有明显的激进主义倾向。 贾玛党主张在南

非引入伊斯兰教法，是南非首个明确提出该主张的政党。 贾玛党宣称与南非世俗政

权的斗争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延续，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南非穆斯林

青年政治网络社群，从南非穆斯林历史上反抗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汲

取精神力量，激发和动员穆斯林参加选举。
南非最激进的伊斯兰政党当属 １９９４ 年成立的伊斯兰统一大会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该党以西开普省为基地，囊括了 ２５０ 多个穆斯林团体。 与上述两个政

党不同，伊斯兰统一大会党成立伊始就号召穆斯林抵制大选，对南非的和平与和解

进程持排斥态度。 大多数穆斯林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热情的鼓舞下，对该党的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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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号召并没有理睬，但伊斯兰统一大会党始终没有改变对伊斯兰事务的专注态度

和抵制政治的立场。 此外，该党与暴力倾向明显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反对黑帮与毒

品之人（Ｐｅｏｐ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Ｇａｎｇｓｔｅ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ｒｕｇｓ）”关系密切，并与在南非极力推行伊朗

伊斯兰革命的一个组织结成联盟。 在“伊斯兰革命是唯一出路”口号的指引下，伊斯

兰统一大会党试图将南非转变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 该党还通过自己注册成立的

“７８６ 电台”（１９９５ 年 ９ 月首播）播放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的节目。 ２００５ 年，该党组织了

一场示威游行，要求南非政府断绝与以色列的关系，理由是以色列企图摧毁伊斯兰

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 这一举动让南非一些穆斯林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更值得

关注的应是消除贫困和打击犯罪等南非穆斯林面临的紧迫问题，而不是伊斯兰世界

的事务。①

总之，上述三大伊斯兰政党构成了伊斯兰主义在南非的代表，其中非洲穆斯林

党最温和，其主张在穆斯林大众中能够引起一些共鸣；贾玛党和伊斯兰统一大会党

表现极为激进，其穆斯林身份认同与南非公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贾玛

党和伊斯兰统一大会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跨国伊斯兰网络和运动的影响，其目标也

颇具国际性，如解放巴勒斯坦和阿克萨清真寺等。 另外，贾玛党和伊斯兰统一大会

党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推行世俗宪法的新南非处于尴尬的境地，它们主张在南非

穆斯林中推行伊斯兰教法、死刑、妇女戴面纱的做法，遭到了推崇世俗化的南非人

（包括穆斯林）的批评。 一些采取暴力手段、滥用刑罚等策略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更是

让南非民众胆战心惊，不仅让外界对南非穆斯林的看法产生偏差，也给温和穆斯林

以合法手段参与政治蒙上了阴影。
在南非，“反对黑帮和毒品之人”是一个具有明显暴力倾向的极端组织。 起初，

该组织只是一个旨在消除社区犯罪和毒品的民间组织，后逐渐演变为一个极端组

织。 该组织成员常常头缠巴勒斯坦式的头巾招摇过市，他们创建无毒品社区的方式

之一就是直接在毒贩子的住所附近进行游行，并将其群殴致死，甚至焚尸街头。 这

些极端行径在南非这样一个推行法制的民主国家显然是骇人听闻。 越来越多的南

非人认识到，该组织已背离了其创建时的宗旨，变成了包括穆斯林极端分子甚至基

督徒、犹太教徒在内的极端组织。 “反对黑帮与毒品之人”认为，非国大政府并没有

对南非的穆斯林提供保护，因而其成员频频向政府发难。 该组织的极端分子已针对

西方游客、穆斯林温和派人士和警察实施了百余起暴力袭击事件。 此外，该组织还

同南非一个规模较小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建立了联系。 这些组织规模虽然较小，但很

有可能在西开普地区提出推行伊斯兰主义的日程，对南非社会和政局稳定的潜在威

·３８·

① Ｍ． Ａ．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Ｓａｌｉｈ，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Ｍ． Ａ．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Ｓａｌｉｈ， 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９１－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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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不容忽视。 这些组织所采取的暴力手段、激进措辞以及召开极具煽动性的记者招

待会等活动方式已对广大普通穆斯林通过正常途径参与南非政治造成了严重的负

面影响。① 此外，由于巴基斯坦政府对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打击，许多伊斯兰学校

的学生为躲避政府打压，纷纷逃到南非、马拉维等非洲国家，随之而来的是宗教极端

势力向南部非洲的渗透。

二、 伊斯兰主义在非洲蔓延的原因

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蔓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又有非洲国家自身的原因。

首先，政治民主化风潮席卷整个非洲大陆，为伊斯兰主义的兴盛提供了政治空

间。 有学者指出，“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正是假民主变革之途在北非迅速膨胀并将

触角伸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②。 随着全球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以及民主化浪潮对非

洲的影响，非洲穆斯林参政议政的意识显著增强，政治参与的渠道日益多元，伊斯兰

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为各类伊斯兰组织和政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 伊斯兰政党与非洲民主化的问题，属于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范畴，是伊斯兰主义

者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但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国家是绝大多数非洲伊斯兰

国家政治制度的主流，民主化是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趋势。 在这种政治现实的大背

景下，多数非洲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化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教因素对穆斯林选民投票意

愿的影响，一些政客便利用宗教认同来为自己拉选票。 在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下，非
洲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化前景正受到严峻考验。 按照选举民主的基本要求，伊斯兰主

义或可将其宗教组织政治化，改造为伊斯兰政党③，或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党参加

选举，通过选举上台执政。 这些伊斯兰政党宣扬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立场与多数国

家奉行的世俗制相悖，不仅引起当政者的担忧，也引发当事国国内基督徒的担忧。
其次，非洲伊斯兰主义潮流受到伊朗输出革命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苏

丹的支持。 可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为非洲穆斯林开展激进的政治运动提供了榜

样。 在东非，颇具影响的穆斯林政治人士发表的激进政治观点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

的启发，其中谢赫·赛义迪·穆萨最具代表性。 穆萨虽自称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伊斯

·４８·

①
②
③

Ｗｅａｓａｈｌ Ａｇｈｅｒｄｉｅｎ， “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ＳＩ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Ｎｏｔｅｓ， Ｖｏｌ． ３， Ｎｏ． 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０．
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３５５ 页。
非洲国家对伊斯兰党的态度大致有三类：一是绝大多数国家明确禁止成立基于宗教教义的政党；二是

苏丹、索马里、南非等国允许建立伊斯兰政党；三是宣布伊斯兰政党为非法，但不具有政治合法性的伊斯兰党影

响仍比较大，如肯尼亚伊斯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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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团，但其著作等身，依靠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了东非伊斯兰运动的发展。① 在伊朗

伊斯兰革命影响下，１９８０ 年马里政府成立了马里伊斯兰团结与进步协会，目的是处

理伊斯兰改革派和苏菲教团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负责协调来自利比亚和沙特、伊
朗等海湾国家对于在当地建立清真寺、伊斯兰教育和文化中心的资金援助。 此外，
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学生会（Ｍｕｓｌｉ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等学生组织更是热衷宣扬伊朗

伊斯兰革命的模式，南非部分伊斯兰激进组织也宣扬要效仿伊朗。② 由哈桑·图拉

比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已被公认为一股横跨非洲大陆的力量。 图拉比认为，苏
丹应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 在

其号召下，１９９１ 年 ４ 月，５５ 个国家的穆斯林组织代表云集喀土穆，成立了“阿拉伯和

伊斯兰人民会议”，图拉比当选为秘书长。 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较有影响

的伊斯兰组织代表都参加了这场被西方舆论称之为“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聚

会”的成立大会。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第三届“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在喀土穆举行，出
席国家多达 ８５ 个，被西方称作“新的伊斯兰主义国际”。 此外，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生前对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蔓延也发挥了一定影响。 ２０００ 年，卡扎菲访问西非国家

贝宁时甚至宣布，他的目标就是“促使伊斯兰教在非洲获得胜利”③。 尼日利亚高原

州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和 ３ 月发生暴力冲突后，卡扎菲甚至呼吁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

徒分别建立两个国家，以免再次发生冲突。 卡扎菲公开分裂尼日利亚的言论令全世

界感到震惊，引起了尼日利亚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如

今，西方国家虽然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利比亚的局势陷入失控，助长了“基地”组织

和“伊斯兰国”组织等极端势力在北非坐大并向萨赫勒地带蔓延。
再次，埃及、沙特等国持续向非洲国家输出伊斯兰激进思想。 多年来，沙特等海

湾国家的宗教慈善机构对东非和非洲之角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提供资助。 在西

非，沙特资助的瓦哈比派教徒在传教活动中与温和穆斯林群体之间多次发生流血冲

突。 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尼日尔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度较高，沙特、摩洛哥和利比亚是

其主要援助国。 在接受经济援助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向尼日尔输出意识形态。 一些

激进的尼日尔穆斯林认为，只有奉行更具战斗性的伊斯兰教、回归伊斯兰教法统治，
尼日尔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消除腐败和改善经济。 当然，在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

全球反恐行动中，一些慈善机构涉嫌被迫或自愿与恐怖组织的金融链条存在牵连。④

·５８·

①

②

③
④

Ｅｖａ Ｅｖｅｒｓ Ｒｏｓ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ｆｉｓ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１９９７， ｐｐ． １１５－１１６．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Ａ． Ｑｕｉｎ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Ｑｕｉｎｎ， Ｐｒｉｄｅ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ｅａｒ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２２．

Ｐａｕ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ｓ ｍｏｖｅ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０３．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Ｌａｒｅｍｏｎｔ ａｎｄ Ｈｒａｃｈ Ｇｒｅｇｏ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ｐｐ． ３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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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慈善机构担心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如冻结资产等）而蒙受更大损失，因而在向

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时更为谨慎。
最后，非洲国家的国内矛盾为伊斯兰主义的蔓延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许多非洲

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落后、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社会动荡、政变频仍、失业率高，年
轻人感到失望和不满。① 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为宣传谋求社会公正、消除流弊的伊

斯兰主义提供了孕育和发展的土壤，这解释了伊斯兰主义总是在贫穷国家、在贫穷

人群尤其是年轻群体中盛行的原因。 马里北部、尼日利亚东北部、非洲之角都是贫

穷落后的地区，加之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当地民众生活困难，极易受极端主义势力

小恩小惠的笼络或暴力裹胁。 在部分非洲国家，一些穆斯林集团已不甘心在国家的

政治生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参政意识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上升而不断增强，
肯尼亚伊斯兰党的崛起便是明证。② 此外，在尼日利亚等伊斯兰势力影响较大的国

家，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权力之争始终都存在，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谋求建立伊斯兰

教法国家的活动使基督徒忧心忡忡。 宗教矛盾、教派矛盾、民族矛盾等相互叠加，为
伊斯兰主义的盛行创造了条件。 此外，在一些非洲国家，穆斯林群体经济地位的变

化也与伊斯兰主义的盛行不无关系。 东非肯尼亚的穆斯林群体因经济地位的上升

而产生了问鼎政治的诉求，西非科特迪瓦穆斯林因经济利益受损而与该国天主教徒

关系紧张。 科特迪瓦开国总统乌夫埃·博瓦尼是非常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他依然能获得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徒的支持，其主要原因

是当时科特迪瓦的经济发展卓有成效。 然而，随着科特迪瓦经济的衰退，受冲击最

厉害的当属多从事商业活动的穆斯林群体，他们逐渐从昔日博瓦尼的支持者转变成

为反对者，穆斯林认为博瓦尼只对自己的天主教选民情有独钟，对其他科特迪瓦人

的诉求置之不理。 博瓦尼所建的雄伟的和平圣母院在穆斯林看来也成为天主教徒

主宰国家事务的象征。 科特迪瓦穆斯林和天主教徒和平共处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二
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科特迪瓦政局不稳定的一大隐患。③ 总之，伊斯兰主义在非

洲的勃兴，与非洲国家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多党民主化的多重影响、经济社会欠发

展以及民族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因素均存在密切关系。

·６８·

①
②

③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Ｃｏｍｏｌｌｉ，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５， ｐ． ４２．
Ａｒｙｅ Ｏｄｅｄ，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ｈｅｉｋｈ Ｋｈａｌｉｄ Ｂａｌａｌ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４， １９９６， ｐｐ． ４０６－４１５．
Ｌａｎｓｉｎｅ Ｋａｂａ， “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ｔｈｉｃ ｏｆ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ｉｎ

Ｎｅｈｅｍｉａ Ｌｅｖｔｚ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Ｐｏｕｗｅｌｓ， ｅｄ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ｔｈｅｎｓ：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９８－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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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伊斯兰主义对非洲国家的影响

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蔓延已对该地区国家的政局、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非洲

国家间关系及其与西方的关系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伊斯兰主义加深了非洲国家内部的原有矛盾，造成政局和社会动荡。 伊

斯兰主义组织大多持反世俗政权的立场，各国政府一般都将其排斥在国家政治之

外。 在政府打压下，非洲伊斯兰主义运动出现极端化趋势，伊斯兰激进组织和极端

武装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挑战当局。 例如，“博科圣地”起初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
在尼日利亚政府的不断打压和西亚北非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及渗透下，它逐步发展

成为一个极端恐怖组织。 此外，受伊朗支持的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属什叶派激进组

织，同样因宣扬建立什叶派国家与尼日利亚军警频繁发生流血冲突。 从发展趋势上

看，采用暴力手段逐渐成为伊斯兰主义者对抗政权的主要策略，并得到越来越多青

年群体的支持。 伊斯兰主义势力同世俗政权的对抗使得一些当事国的政局更加动

荡，甚至濒临内战边缘。 非洲国家大多是多民族、多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

教）国家，民族国家构建历史很短。 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活动给以往大体上能够和平

共处的民族宗教关系不时带来麻烦，严重阻碍了非洲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
其次，伊斯兰主义的蔓延对非洲国家间关系构成重要挑战。 苏丹伊斯兰主义的

兴起引起了邻国的不安，这些国家同苏丹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紧张。 这些国家指责苏

丹收容和帮助在本国受到缉捕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到苏丹避难，并接受恐怖组织的军

事训练。 苏丹同伊朗关系的发展也加深了地区关系的紧张。 索马里的局势对周边

的国家安全形势产生了不利影响，东非伊斯兰主义的泛滥与索马里局势失控存在重

要关联。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索马里“青年党”在邻国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大型商场制造了

严重的恐袭。 再如，阿尔及利亚南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已蜕化为恐怖组织，其活动

也已严重影响到地处萨赫勒地带的马里、尼日尔、乍得和毛里塔尼亚等多个西非国

家的安全环境。①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的活动也对周边邻国形成辐射。 此外，伊斯

兰主义的活动还影响着非洲国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因伊朗支持尼日利亚什叶派

的“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尼伊关系时常出现不睦。 同时，伊朗和沙特的纷争往往

会波及至非洲国家，突出表现在 ２０１６ 年初伊沙断交引发了与沙特关系密切的非洲国

家纷纷选择与沙特站在一边。 伊沙断交后，苏丹政府要求在喀土穆的伊朗外交官在

两周内离开苏丹。 索马里和吉布提也很快发表声明，表示了与沙特的团结。 索马里

·７８·

①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Ｆａｃｔ ｏｒ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９２，
Ｍａｒｃｈ ３１，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２．



伊斯兰思潮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和科摩罗先后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一时间，伊沙外交危机的冲击波越过红

海，波及到了东非沿海国家，并持续向西，就连西非的尼日利亚也出现了连锁反应，
因为尼日利亚与伊朗的关系正因该国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问题而比较紧张。 当然，
非洲伊斯兰国家依据教派站队还有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以及经济利益等更多深层次

的原因。
最后，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阻碍了非洲当事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并造成严重的

人道主义危机。 近年来，由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频频制造恐怖活动，一些非洲国家

的旅游业遭受重创；在一些伊斯兰主义势力发展迅猛的国家，外国投资者更是望而

却步，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该国东北部本身就是贫困之地，“博科圣地”的
疯狂肆虐加重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经济活动和外国投资无从谈起。 在当地民众

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边境贸易，也因恐袭和多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而

受到限制，民众更是苦不堪言。① 此外，为打击“博科圣地”，尼日利亚政府也背上了

沉重的财政负担，经济恶化使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青年因感到前途渺茫而对政府产

生不满，容易被极端势力乘势引诱入伙，形成恶性循环。 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还

造成马里北部历史名城通布图文化遗产遭受严重损坏，是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重大损失。

四、 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制约因素

作为穆斯林的生活传统，非洲伊斯兰教将长久地延续下去。 伊斯兰教的政治性

决定了其生存地区只要存在违背伊斯兰精神和教义的现象，以及造成该地区国家政

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根源尚未消除，伊斯兰主义者就会继续对抗现行政权，伊斯兰

主义运动也会继续发展下去。 但从长远看，伊斯兰主义运动在非洲的发展仍将受到

以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伊斯兰主义理想与政治现实背离。 伊斯兰主义虽存在反对道德败坏和腐

化堕落、重新确立伊斯兰文化认同和价值规范的积极面，但其主张很大程度上脱离

现实和违背客观规律。 它反对借鉴西方或其他非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经

验，却无法提出一整套适用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方案。 另外，它主张实行伊斯兰

教法，建立伊斯兰政权，但伊斯兰教法对如何正确建立伊斯兰政府却缺乏符合现代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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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的实现路径，无法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难题。① 尽管历史上伊斯兰

国家具有政教合一的传统，但近代以来事实上的政教分离已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治制

度的主流。② 因此，伊斯兰主义宣称的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的主张仍缺乏现实基础

和可行性。 冈比亚总统贾梅不顾宪法中对“政教分离”的规定以及国内基督徒少数

派的反对，强行宣布冈比亚为伊斯兰共和国，实际上缺乏政治合法性。 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非洲伊斯兰主义者口口声声说反对西方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博科圣地”
字面意思就是“西方教育是罪恶”、“西方教育应禁止”，但他们却无时不在利用互联

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来宣传其政治主张和极端教义。
其次，伊斯兰主义运动内部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且派系林立，难以

形成整体力量。 例如，尼日利亚穆斯林绝大多数是苏菲派信徒，反对“博科圣地”的
主张和暴行。 即使在“博科圣地”内部，也有不同派别之分，以至于远在中东的“伊斯

兰国”组织也要根据“博科圣地”的内部斗争情况任命其“西非省”的新头目。③ 此

外，尼日利亚北部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兴起后带来的教派问题，加深

了尼日利亚国内伊斯兰问题的复杂化。 索马里就是因为各派系间的相互争斗而陷

入旷日持久的战火。 马里北部的情况亦是如此，既有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运动组织

“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ｉｈａｄ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也有“基地”
组织和“博科圣地”及其分支。 总之，非洲国家的穆斯林在民族、教派、地域、受教育

程度等方面差异较大，各国的民族结构和政教关系各异，因此伊斯兰主义在非洲各

国的发展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如前所述，伊斯兰主义对世俗政权的稳定构成了严重

威胁，非洲各国对伊斯兰主义加强了管控，客观上抑制了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再次，伊斯兰主义兴起的一些经济因素有可能通过发展被消除。 社会经济欠发

展是非洲伊斯兰主义兴起的重要内因之一。 如果国家能够保持稳定，民众能安居乐

业，大多数穆斯林并不反对在世俗政府的管理下生活。 因此，如果国家实现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伊斯兰主义者就难以找到对抗政权的市场。 此外，少数极端分子滥

用暴力、制造骚乱的恐怖主义行为，即使是在穆斯林群体内部也是不得人心，日久定

会失去支持，“伊斯兰国”组织陷入困境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

恐怖主义，保持高压态势固然重要，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铲除这些思想滋

生的土壤。 为此，非洲国家应自上而下推行相关措施，包括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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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以加强政权合法性；推动民族国家一体化，用国家民族认同取代部落、地
方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消除腐败，提高治理能力；大力推进去极端化工作；加强地区

和国际合作等。
最后，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受国际大环境制约和美国反恐政策的影响。 伊斯

兰主义总体上是反西方的，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叶以来还不断加大对西方目标的袭

击。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美国使馆发生爆炸，造成包括 １２ 名美国人在内

的 ２５６ 人死亡，近 ５，０００ 人受伤。①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行政令，禁止同恐怖分

子和恐怖主义组织进行交易。 肯尼亚政府很快关闭境内许多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和

慈善救济机构。 这些伊斯兰非政府组织被关闭后，肯尼亚国内各类伊斯兰教活动陷

入了困境，对肯尼亚穆斯林的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肯尼亚穆

斯林自然而然地认为，所谓“反恐战争”就是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战争。 美国政

府将穆斯林划分为伊斯兰主义者、传统派、现代派、世俗派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穆

斯林的上述看法。②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加强了在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乌
干达、坦桑尼亚、马里、尼日尔的反恐力度。 同时，美国、英国同利比亚的关系开始解

冻，美国也赞扬了与苏丹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并将沙特视为重要的反恐合作伙伴，伊
斯兰主义在非洲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到限制。 “９·１１”事件后，随着美国全球反恐

战略的不断推进，东非国家日益受到西方关注。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

恐行动上将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和索马里的

“青年党”列为三大主要打击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西方国家以何种方式参与非

洲的和平安全事务，都应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社会通行的基本

行为规范框架内进行，否则于事无补，后患无穷。
总之，伊斯兰主义作为非洲政治进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将会继续存在。

虽然伊斯兰主义运动仍不乏在某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权或实行伊斯兰

教法的可能性，但要想在非洲获得更大的发展也不现实，这是由其自身特点和非洲

国家的内外环境所决定的。 非洲国家的国情千差万别，以及伊斯兰问题本身的复杂

性，导致非洲各国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 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看，还是从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角度看，加强对非洲伊斯兰主义问题的研究，应成为今

后国内学界探索的一个重点问题。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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